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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客」事件緣於這一語詞在 2005 年

8 月間一場標榜「台客搖滾」的音樂會造

勢活動，一群有台灣味的搖滾歌手，以

「台客」之名已反逆了帶有輕蔑意味的這

一詞語，宣稱「台客」已超越了其原先語

源的意涵，將眨意轉化成尊崇。但「台

客」的語源畢竟有其背景，各種認識論各

據立場與角度，在「台客搖滾」音樂會結

束後，不了了之。台灣社會並沒有對這一

詞語進行充分思辨，就像是被活動主辦單

位利用過後拋棄，留下各說各話的沒有結

論的結局。  

 從語源的角度看，「台客」據說是眷村

不良少年對台灣本地不良少年的鄙視語。

本來，不良少年就是不良少年，但在台灣

特殊歷史構造下的族群問題裡，從戰後以

來的所謂「外省」和「本省」（其實，這

樣的稱謂只是便宜行事的稱謂，並不是很

適當的稱謂）的歧見，滲雜著殖民者和被

殖民的；中國的和被日本統治過的；外來

的與本土的族群差異觀，「外省」和「本

省」各有階層高低，相互之間也互有輕

重。  

 眷村不良少年鄙視本地不良少年，其差

異群體的白眼，雖然有依據殖民統治權力

角度的視野，但不見得在階層上有高位階

的條件，但鄙視語總是鄙視語。這樣的詞

語在戰後長期壟控統治權力的黨國化形

勢，特別是在「中國語」化的文化氛圍，

一直都存在著。尤其演藝圈、大眾傳播習

慣於操作負面化的「台灣」、「本土」形

象，「台客」成為潛在的，雖不常常浮在

表面卻又像幽靈字眼一樣存在的鄙視語。  

 8 月間，「台客」的語詞在媒體思辨之

時，我接受自由時報記者的訪問，以「台

客一詞，就是輕視」的標題，大體說明了

我的意見。我的看法是：「這詞語的背後

文化意識就是以中國為主體，以台灣為客

體，完全的反客為主和反主為客。」我認

為任何族群的文化意識和形貌都有精緻和

粗俗的面向，台灣文化和中國文化亦然，

但在台灣，因為戰後的統治權力以中國制

壓台灣，中國在台灣這一客體反而以主體

的角度看台灣、「台客」的語源發生就是

這樣的歷史背景產物。  

 這樣的語詞歷經社會變遷，已經有所改

變。但「台客」的意涵畢竟就是輕視，很

難說成肯定。但在媒體上，各方的意見，

有以主觀代替客觀的辯解。以「外省人」

的角度就有輕視、鄙視和未必輕視、鄙視

的說法。重點是從或許輕視、鄙視，但現

在已不必然是輕視、鄙視。甚至反過來，

打一巴掌批評站在台灣主體論的駁斥；站

在台灣主體論，批評「台客」語詞的輕

視、鄙視，反映出較為正面的意見，但也

有人以「台客」為榮，例如以「台客搖

滾」為名的台灣藝人們。  

  現在的問題是：「台客」語源上的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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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鄙視論者並不強調這種語源上的意

味，像是意味存在而不強調。而反過來，

以「台客」的語源已屬過去，批判這語源

的意見是過度反應云云。而站在台灣主體

論的批評並未真正獲得像台灣本土藝人的

支持，他們反而樂於承受這個負面詞語，

以自我正面化這樣的負面詞語，接受了

「台客」在演藝市場上的意義，因有市場

價值而自認不被輕視、鄙視，一付輕視、

鄙視商品化的樣子。  

 這就是台灣的問題了。客觀上明明有輕

視、鄙視意味的詞語，在主觀上不只貶者

強詞奪理以為無輕視、鄙視，被貶者也有

一些人在主觀上認為無輕視、鄙視。市場

的邏輯，政治和文化形勢的邏輯，混淆了

「台客」的思辨，反映的是在台灣的中國

的邪惡文化觀和台灣本土的文化弱勢。即

便在政治形勢上，政黨輪替執政了；即使

在經濟形勢上，台灣本土有相對優勢；但

是，文化形勢上，台灣本土的發言權是處

於相對劣勢，詮釋權並不站在台灣本土。

「台客」之所以從貶語到帶有貶意仍被接

受，反映的是缺乏文化詮釋權的台灣本土

不抵抗主義，以及居於商業利得的自圓其

說。  

 問題要追究演藝文化現象，追究「台

客」的被商品化邏輯。從早期電視三台為

因應市場的節目，特別是戲劇節目，塑造

出台灣本土角色的拙鄙性，誇大的台灣語

言腔調和誇張的角色扮演，襯托的是附和

官方統治體制的典律；與社會高度落差的

演藝形象也滲透在廣告裡，形塑著帶有貶

意的意象。而許多台灣本土藝人或迫於工

作權的形勢、或缺乏感知、習於為常。大

眾傳播媒體在這一次「台客」思辯、論爭

中，突出「台客搖滾」藝人們的接受度，

忽視了思辨、論爭的本質，缺乏釐清事態

的良善動機。反映的正是台灣本土文化態

度的習焉不察，以及在台灣的中國態勢之

軟土深掘。反客為主，反主為客，莫過於

此！  

 「台客搖滾」的台灣本土藝人，藉貶詞

使力，或許獲利於演藝市場，卻失之於文

化思辨。這種帶有「打落牙齒和血吞」的

甘願承受論，其實不能代表台灣本土，充

其量只代表某些台灣本土藝人的台灣本

土。原被消費，以「台客」自許，如同丑

角在劇場裡演出，做為戲劇角色和社會角

色是不同的。「台客」論的不了了之，隨

著「台客搖滾」的落幕，也平息了。但問

題並沒有解決，也沒有結束。台灣本土在

自己的土地上，仍須受到外來殖民體制和

心態莫名的嘲弄，且習於為常。稍有反

制、反駁，即會受到諸如「法西斯」之打

擊，特別是一些依據中國論的批評。在台

灣，仍然「中國」為本，「台灣」為末。  

 「台客搖滾」的台灣本土藝人在此次的

思辯、論爭風波，缺乏台灣本土意識和文

化意識，缺乏對意義辨解的正當作為，可

以說極為鄉愿地成為惡質協力者。相映於

同一時期，韓國當紅藝人來到台灣，一樣

屬於商業炒作而形成的風潮，有些「台客

搖滾」的台灣本土藝人極端利益衝突引發

的穢語相斥，可以想見彼等利己主義的不

適當，顯示出「台客搖滾」台灣本土藝人

的私利觀。貌似進步的搖滾，只淪為動作

誇大思想薄弱的演藝，形式大於實質，這

就是文化體質的弊病。  

 這樣的「台客」思維大概不會想到，有

台灣新住民詩人以「台客」為筆名，自喻

身份。戰後，特別是 1949 年以後，有許

多中國移入新住民將在台出生的兒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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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生」命名，做為紀念。「台客」若就

語意的自然、正常性，應如同台灣新住民

詩人，以「台客」為筆名，自喻為台灣之

客。在台灣作客，不僭越主體，心態上較

平實，也較謙虛。「台客搖滾」的台灣本

土藝人應該知道這些，台灣人應該知道這

些，一些中國論的批評觀點應該知道這

些。  

 台灣的自我重建力量，當然不必拾起戰

後台灣中國接觸的一些中國認識語彙，例

如「阿山」；也無須重拾東亞歷史裡，以

之稱謂中國的「支那」和稱呼中國人的

「支那人」。相信，中國論的批評觀點不

會平心靜氣笑納「阿山」、「支那」、「支那

人」的稱謂。那的確帶有貶意，台灣本土

意識的批評觀點也不必強辭奪理說，那不

帶有色眼鏡，或不帶歧視。不同族群的接

觸常會帶有本位主義的歧視觀，特別是戰

後台灣，滿心喜悅、滿懷希望迎接「祖

國」，真正接觸中國後的實際觀點。  

 再如，時下台灣媒體稱呼從中國大陸偷

渡來台的人為「（中國）大陸偷渡客」。若

說此「客」和中文詞彙裡將《 the New 

Yorker》這本雜誌譯為《紐約客》，或稱

紐約人為紐約客一樣。一如「台灣搖滾」

的台灣本土藝人就以稱「紐約客」一如

「台客」並無歧視之意，不知異曲並不同

工。一付「腹肚無膏假有料」的樣子，反

映的是台灣社會缺乏文化意識和政治覺

醒，只耽溺於個人自我利益，難怪被殖民

症候群彌漫於社會，難怪外來殖民統治為

所欲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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